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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耳蜗是人体最为精密的力学元器件，能处理频率从几十到几万赫兹的声信号．实验研究表

明，声波进入耳蜗后，沿着基底膜传播，基底膜能够将不同频率的声信号分散到不同的位置，并为

位于基底膜上的毛细胞所感知，就像一个天然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傅里叶）滤波器．在 ｖｏｎ Ｂéｋéｓｙ 行波理论

框架体系下，基于 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等的三维螺旋基底膜流固耦合耳蜗模型，考虑耳蜗导管高度和基底

膜刚度均为纵向梯度变化，推导出基底膜声波传播的频散方程，分别分析了基底膜刚度和耳蜗导

管高度对频散特性的影响．发现耳蜗内淋巴液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耳蜗对低频信号的处理能力，且捕

获频率随基底膜刚度和耳蜗导管高度的减小而降低，两者梯度变化在声信号调制中起协同作用．最
后，以人、沙鼠和豚鼠的具体耳蜗参数为例，得到 ３ 种生物耳蜗频率⁃点位图，并验证了低频段模型

预测的正确性，比较分析了耳蜗频散功能与生物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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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声音到听觉转换过程中，耳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耳蜗形似蜗牛外壳，呈空间螺旋

结构，其中下端较粗为蜗底，上端较细为蜗顶．耳蜗被基底膜和前庭膜分成了前庭阶、鼓阶和蜗

管 ３ 个螺旋小管道．其中蜗管是充满内淋巴液的封闭管道，前庭阶和鼓阶充满外淋巴液．耳蜗

结构和基底膜的力学性质是梯度变化的．进入耳蜗的声波混合着从低到高的各种频率，其沿着

基底膜传播时，不同频率的声波在有特定刚度的位置有最大振幅，之后便迅速减少．其对应频

率的声信号能够被该位置的毛细胞感知，因此称这一频率为该位置的捕获频率．耳蜗基底膜能

够将不同频率的声信号分离，就像一个天然的 Ｆｏｕｒｉｅｒ 滤波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ｖｏｎ Ｂéｋéｓｙ［１］建立了行波理论（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行波理论认为声波

进入耳蜗后，通过激励基底膜的底部，在基底膜上形成行波，不同频率的波传递到基底膜的特

定位置使得此处振幅最大．行波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耳蜗的分频机制．
耳蜗结构的特殊性（空间螺旋结构）和基底膜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两侧的管腔内充满淋巴

液）使得耳蜗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求解异常困难，早期的研究无论在模型上还是在求解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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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极大的简化．Ｌｅｖｅｑｕｅ 等［２］建立了考虑流体粘性的二维耳蜗模型，用 Ｆｏｕｒｉｅｒ 变换将模型进

行简化，得到了基底膜的频率响应特性，但此结果只能分析基底膜上几个固定点的频率特性．
Ａｌｌｅｎ［３］在求解二维耳蜗流体动力学模型时，用 Ｇｒｅｅｎ（格林）函数方法得到了稳定的频域积分

方程，但所得幅频特性曲线与实验结果差距较大．
随着数值计算学科的发展，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三维耳蜗模型的研究．Ｇｉｖｅｌｂｅｒｇ 等建立了

三维螺旋状耳蜗模型，并利用了浸入边界法求解［４］，证明了建立人耳三维有限元模型对研究

其力学特性是有效的［５］ ．此后，国内学者王学林等建立了外耳道、中耳和耳蜗的集成有限元模

型，得到了基底膜响应随频率的变化曲线及基底膜频率⁃位点图［６］，并提出了蜗窗等效激励力

计算方法［７］ ．
近年来，基于 ｖｏｎ Ｂéｋéｓｙ 行波理论模型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等［８⁃９］ 建立

了三维螺旋耳蜗流⁃固耦合模型，得到曲率影响耳蜗内低频声波的能量分布，螺旋耳蜗（特别是

顶部）使得低频声波的能量分布向耳蜗外壁偏移，揭示了耳蜗螺旋外形不仅减少耳蜗的体积，
同时增强了耳对低频信号的处理能力，降低了听觉的低频极限（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ｓ） ．
但是，这一工作仅考察了耳蜗螺旋曲率对低频信号的影响，未能解释耳蜗的频散机制．因此，在
ｖｏｎ Ｂéｋéｓｙ 行波理论体系下，本文采用解析方法重点研究耳蜗基底膜的频散特性．本文基于

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等建立的三维耳蜗流固耦合振动模型，考虑耳蜗导管高度和基底膜刚度的梯度变

化，推导得出基底膜声波传播的频散方程，并依据此方程研究耳蜗导管高度和基底膜刚度对基

底膜上声波频散特性的影响．最后以人、沙鼠和豚鼠的具体耳蜗参数为例，得到 ３ 种生物耳蜗

频率⁃点位图，并分析了耳蜗频散功能与生物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１　 耳蜗基底膜流固耦合振动模型

耳蜗是一个三维螺旋状截面接近圆形的管道，管道内充满淋巴液，基底膜将其分隔成上下

两个对称的腔：前庭阶和鼓阶．基底膜振动方向沿膜的法线方向，所以可以忽略它的其他几何

因素影响，仅考虑其轴线方向上的螺旋结构（图 １（ａ））， Ｒｍ 为耳蜗导管中线到耳蜗螺旋转轴的

距离，设Ｒｍ（φ）＝ ｅαφ ［９］，φ是从蜗底开始绕蜗管中线旋转走过的角度，α为耳蜗导管曲率半径变

化系数，α 越大 Ｒｍ 增加越快．为了简化建模和计算方便，将前庭阶和鼓阶截面简化为以基底膜

为对称轴的两个面积相等的矩形（图 １（ｂ）、（ｃ））．采用柱坐标系，原点 Ｏ 固结在耳蜗底部横截

面基底膜的中点上，ｚ 轴垂直于基底膜平面，ｚ 是导管内任一点到基底膜中轴线的垂直距离；在
基底膜平面上，θ 是从耳蜗底部开始基底膜中轴线转过的角度，ｒ 为基底膜平面内任一点到基

底膜中轴线的水平距离［８］ ．设耳蜗管腔某一个矩形截面的宽度为 ２ｒｗ， 高为 ２Ｈ， 即 ｒ ∈ ［ － ｒｗ，
ｒｗ］， ｚ ∈ ［ － Ｈ，Ｈ］ ．

假设耳蜗内的淋巴液为不可压缩且无旋的理想流体［８］ ．设速度为 ｖ ＝ÑΦ，Φ 为流体速度势

函数．则质量守恒方程为

　 　 Ñ
２Φ ＝ ０， （１）

式中柱坐标 Ｌａｐｌａｃｅ 算子：

　 　 Ñ
２ ＝ ∂２

∂２ｒ
＋ １

ｒ
∂
∂ｒ

＋ １
ｒ２

∂２

∂θ ２
＋ ∂２

∂ｚ２
．

若下导管内淋巴液的压力为 Ｐ２，淋巴液的密度为 ρ， 那么下导管的线性化动量方程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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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Ｐ２ ＋ ρ ∂Φ
∂ｔ

＝ ０． （２）

（ａ） 耳蜗平面螺旋结构

（ａ） Ａ ２Ｄ ｓｐｉ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 耳蜗横截面 （ｃ） 耳蜗截面侧视图

（ｂ） Ａ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ｃ）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图 １　 耳蜗结构模型和坐标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将基底膜简化为一薄膜结构，膜振动位移发生在垂直于膜的 ｚ 方向上，并且可以以波的形

式沿膜纵向方向传递．在基底膜纵向方向上，基底膜的刚度是变化的，而作用在基底膜上的力

由上下导管内淋巴液的压力，基底膜的惯性质量及其内摩擦力组成［３］ ．由于结构对称，基底膜

上下导管内淋巴液的压力Ｐ１，Ｐ２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Ｐ１ ＝ － Ｐ２ ．因此在单位长度基底膜表面

的振动方程为

　 　 ｍ ∂２η
∂ｔ２

＋ β ∂η
∂ｔ

＋ κη ＝ Ｐ２ － Ｐ１ ＝ ２Ｐ２， （３）

其中， η 为基底膜的法向位移，ｍ 为基底膜单位长度的质量， β 为阻尼系数，κ 是基底膜的刚

度，在基底膜纵向方向上，基底膜的刚度是变化的．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等的理论分析中认为 κ 是不变

的常数，本文中 κ 是随基底膜位置变化的函数．同时认为相邻区域之间没有弹性耦合．
根据耳蜗的实际情况可知，模型基本方程满足如下的边界条件和连续条件．耳蜗导管上下

壁面假设为刚性，且无液体渗透，即满足如下无流边界条件：

　 　 Ｖｚ ｚ ＝ ±Ｈ ＝ ∂Φ
∂ｚ

＝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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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基底膜振动时，淋巴液与基底膜保持连续，可得基底膜界面连续条件：

　 　 ∂η
∂ｔ

＝ ∂Φ
∂ｚ

． （５）

２　 频散方程及低频下频散关系

假设式（１）中速度势函数 Φ 的分离变量表达式和通解为

　 　 Φ（ ｒ，θ，ｚ，ｔ） ＝ ϕ（ ｒ，θ）Ｚ（ ｚ）Ｔ（ ｔ）， （６ａ）

　 　 Φ（ ｒ，θ，ｚ，ｔ） ＝ ϕ０（ ｒ，θ）Ｚ（ ｚ）ｅｉ [ ωｔ－∫θ０Ｋ（θ）Ｒｍ（θ）ｄθ ] ， （６ｂ）
式（６ｂ）中， ϕ０ 是随 θ 缓慢变化的函数，Ｋ 是轴向波数，ω 是外激励频率．

将 Φ 的分离变量式（不考虑时间项）（６ａ）代入式（１）得

　 　 Ñ
２ϕＺ ＋ ｄ２Ｚ

ｄｚ２
ϕ ＝ ∂２ϕ

∂ｒ２
＋ １

ｒ
∂ϕ
∂ｒ

＋ １
ｒ２

∂２ϕ
∂θ ２

æ

è
ç

ö

ø
÷ Ｚ ＋ ｄ２Ｚ

ｄｚ２
ϕ ＝ ０． （７）

将式（７）具有相同变量的项移到方程的同一侧，并设等式两边的值为一常数，得

　 　 Ñ
２ϕ
ϕ

＝－ （ｄ２Ｚ ／ ｄｚ２）
Ｚ

＝－ μ ２， （８）

其中， μ 为分离变量常数．等式（８）的后半部分联合无流边界条件式及式（６ａ）得

　 　 ｄ２Ｚ（ ｚ）
ｄｚ２

＝ μ ２Ｚ（ ｚ）， ｄＺ
ｄｚ ｚ ＝ －Ｈ

＝ ０． （９）

常微分方程（９）的解可表示为

　 　 Ｚ（ ｚ） ＝ Ａ０ｃｏｓｈ［μ（ ｚ ＋ Ｈ）］， （１０）
式（１０）中， Ａ０ 为待定常数．进而可得 Φ 的表达式：

　 　 Φ（ ｒ，θ，ｚ，ｔ） ＝ ϕ０（ ｒ，θ）Ａ０ｃｏｓｈ［μ（ ｚ ＋ Ｈ）］ｅｉ [ ωｔ－∫θ０Ｋ（θ）Ｒｍ（θ）ｄθ ] ， （１１）
式（１１）中， ϕ０（ ｒ，θ） ＝ Ａ（θ）Ｃ［μ（ ｒ ＋ Ｒｍ）］，其中 Ｃ［μ（ ｒ ＋ Ｒｍ）］ 为满足 Ｂｅｓｓｅｌ（贝塞尔）方程的

柱函数．
将式（１１）代入方程（２），频域分析得

　 　 Ｐ２ ＝ － ρ ∂Φ
∂ｔ

＝ － ｉρω·ϕ０（ ｒ，θ）Ａ０ｃｏｓｈ［μ（ ｚ ＋ Ｈ）］·ｅｉ [ ωｔ－∫θ０Ｋ（θ）Ｒｍ（θ）ｄθ ] ＝ － ｉρωФ ． （１２）

同理可得， 振动的频域分析中 ∂η ／ ∂ｔ ＝ ｉωη，∂２η ／ ∂ｔ２ ＝ － ω ２η， 将它们代入基底膜的振动方程

（３）得
　 　 ２Ｐ２ ＝ （κ － ｍω ２ ＋ ｉωβ）η ． （１３）

再将表达式（１１）代入连续边界条件（５），得

　 　 ｉωη ＝ ∂Φ
∂ｚ

＝ μＡ０ϕ０（ ｒ，θ）ｓｉｎｈ［μＨ］ｅｉ [ ωｔ－∫θ０Ｋ（θ）Ｒｍ（θ）ｄθ ] ． （１４）

将表达式（１４）代入式（１３），联立式（１２），得到方程：

　 　 － ２ｉρωΦ ＝ （κ － ｍω ２ ＋ ｉωβ） １
ｉω

∂Φ
∂ｚ

， （１５）

进而可推得如下频散关系：

　 　 μＨｔａｎｈ（μＨ） ＝ ２Ｈρω ２

κ － ｍω ２ ＋ ｉωβ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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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６）即为耳蜗基底膜振动的频散方程，它描述了基底膜振动角频率 ω 与耳蜗导管高度

Ｈ、淋巴液密度 ρ、基底膜刚度 κ 的本征关系．
频散关系式（１６）中，分离常数 μ 的值依赖于波长 λ（或频率），导致其取值在整个频率范

围无法确定．但是，当声波频率较低时，μ 的取值与波数接近，即 μ ≈ Ｋ［８］ ．其中波数 Ｋ ＝ ２π ／ λ，
那么低频时 μ ≈２π ／ λ ．在频率较低情况下，当 λ 足够大时，即使 λ 取值范围变化大， μ 的值变

化也只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当频率低于某一临界频率，使用常数 μ 来确定其频散关系是合理

的，如图 ２ 所示．耳蜗导管高度 Ｈ 的数量级为 １０－４ ～１０－３（单位：ｍ），当 μ ＝ １０ 时， μＨ ≪１，这时

ｔａｎｈ（μＨ） ≈ μＨ ．同时忽略阻尼的影响，频散方程（１６）可近似为

　 　 μ ２Ｈ２ ＝ ２Ｈρω ２

κ － ｍω ２ ． （１７）

从式（１７）还可得到基底膜振动频率：

　 　 ｆ ＝ ω
２π

＝ １
２π

μ ２Ｈκ
２ρ ＋ μ ２ｍＨ

． （１８）

从上式可以看到，当 ρ ＝ ０时，即耳蜗导管中没有淋巴液，ｆ ＝ （１ ／ ２π） κ ／ ｍ ，此时基底膜振

动频率退化为弹簧振子的固有频率．当 ρ ≠０ 时，即耳蜗导管中充满淋巴液时，大大降低了基底

膜振动的固有频率．表明耳蜗导管中淋巴液的存在，通过淋巴液与基底膜的耦合振动，使得基

底膜与上下导管内的淋巴液耦合成一个整体，对基底膜振动的影响表现为刚度降低和质量增

加，从而耦合作用的存在降低了基底膜振动的固有频率，使得基底膜在外激励频率较低时，同
样能产生共振响应，增强了对低频声信号的捕获能力．

图 ２　 波数 Ｋ 与波长 λ 的关系及 μ 的取值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ａｖｅｓ Ｋ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ａｖｅ λ ，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μ

根据式（１８）可以得到基底膜振动随刚度 κ 和耳蜗导管高度 Ｈ的频散曲线．其中，图 ３ 为频

率随刚度 κ 变化的曲线，图 ４为频率随耳蜗导管高度 Ｈ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刚度 κ
和耳蜗导管高度 Ｈ 增大时，可捕捉到的外激励频率也随之增大．这说明基底膜刚度 κ 和耳蜗导

管高度 Ｈ 的梯度变化在声信号调制中起协同作用．但是由于刚度 κ 的变化范围大于耳蜗导管

高度 Ｈ， 因此基底膜刚度变化的频散作用比蜗管高度变化的作用要大．

７９８耳蜗结构对低频信号频散特性的影响



图 ３　 频率 ｆ 与基底膜刚度 κ 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κ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图 ４　 频率 ｆ 与耳蜗导管高度 Ｈ 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 ａｎｄ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３　 ３ 种动物耳蜗的频散特性分析

为了说明不同动物耳蜗基底膜频散特性的差异性，选取人（ｈｕｍａｎ）、豚鼠（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ｇ）和
沙鼠（ｇｅｒｂｉｌ）作为研究对象．３ 种动物的低频极限分别为 ３１ Ｈｚ、４７ Ｈｚ、５６ Ｈｚ［９］，耳蜗所处理的

低频段信号均在本文分析的频段范围之内．耳蜗的解剖与力学实验表明，基底膜刚度 κ 和耳蜗

导管高度 Ｈ 沿耳蜗纵向梯度变化较为明显，其变化规律可用相应的拟合函数描述．表 １ 分别列

出了人、沙鼠和豚鼠 ３ 种动物耳蜗基底膜的长度、刚度和耳蜗导管高度的函数表达式及变化范

围．其中基底膜刚度 κ 与基底膜的弹性模量和截面形状有关，其对应的计算公式［１］如下：

　 　 κ ＝ ｃ Ｅｈ
３

ｓ４
， （１９）

式中， ｃ为刚度的无量纲常数，与基底膜的轴向边界条件有关，取值２５ ～ ６０，本文取 ｃ ＝ ３６；Ｅ为

基底膜弹性模量；ｈ为平均基底膜厚度，人耳取值０．２ ｍｍ；ｓ为基底膜平均宽度，人耳取０．５ ｍｍ ．从

８９８ 李　 特　 　 刘少宝　 　 李蒙萌　 　 吴　 莹　 　 李跃明



表 １ 可看出，３ 种生物的耳蜗导管高度 Ｈ 沿弧长均为线性变化；而基底膜刚度 κ 沿弧长的变化

规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和豚鼠均为线性变化，而沙鼠为指数变化．相应变化曲线如图 ５ 和

图 ６ 所示．图中容易比较，３ 种生物的耳蜗基底膜刚度和耳蜗导管高度沿导管方向都是逐渐降

低的；人的耳蜗基底膜相比其它两种生物的更长，而基底膜刚度 κ 和耳蜗导管高度Ｈ沿弧长的

变化梯度更小．结合前面所得的结论分析可知，人的耳蜗所能接收到的外激励频率信号可以更

好地分散到较宽的基底膜纵向范围上，说明人的耳蜗在接受外界激励信号方面更加细致化，对
信号具有较长的响应区段．

图 ５　 刚度 κ 随弧长 ｘ 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κ ｖｓ． Ｂ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ｘ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表 １　 ３ 种生物耳蜗基底膜刚度 κ 和耳蜗导管高度 Ｈ 随弧长 ｘ 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κ ａｎｄ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ｘ

Ｂ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ｘ ／ ｃｍ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Ｈ ／ 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ｎｇｅ

ＢＭ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κ ／ （Ｎ ／ 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ｎｇｅ

ｈｕｍａｎ ３．５０ １．００ × １０ －３（１ － ｘ ／ ８．００） ［９］ ［０．５６×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３］ ９．２２ × １０８（１ － ｘ ／ ３．６０） ［１０］ ［２．５６×１０１０，９．２１６×１０１１］

ｇｅｒｂｉｌ １．２０ ８．７０ × １０ －４（１ － ｘ ／ ２．００） ［１１］ ［０．３５×１０－３，０．８７×１０－３］ ２．００×１０９ ｅ１．０２４－４．４３ｘ［１２］ ［２．７４×１０１０，５．５６９×１０１２］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ｇ １．８５ ０．９０ × １０ －３（１ － ｘ ／ ２．５６） ［１３］ ［０．２５×１０－３，０．９０×１０－３］ ３．４４ × １０９（１ － ｘ ／ １．９） ［１３］ ［９．００×１０１０，３．４４０×１０１２］

　 　 再根据式（１８），进一步结合基底膜刚度 κ 和耳蜗导管高度 Ｈ 沿基底膜纵向的梯度变化，
将基底膜的捕获频率映射到基底膜上不同位置，便可以得到耳蜗沿基底膜纵向的频散特征曲

线，即基底膜的频率⁃点位图，如图 ７ 所示．比较了人和豚鼠的理论预测耳蜗频率⁃点位图与相对

应的实验结果［１， ３， ６， １０， １４⁃１５］，发现本文中所得的低频段频散关系理论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有较

好的吻合，能够较真实地反映耳蜗频散特性，验证了低频段频散关系理论解的正确性．此外，从
图 ７ 易知，人耳蜗的频散特征曲线相比其他两种动物的较为平缓，即人的耳蜗能较好地将所接

受的外激励信号频率分散到较宽的纵向范围上．这说明，人的耳蜗在处理外界激励信号方面更

加细化，对外激信号频率展示出更好的分频特性，尤其对低频信号也具有较高的分辨率．正因

为人耳蜗对外激励信号频率有较好的分频特性，它才能更好地适应人类语言的交流，因为人类

语言的发声频率比较低，而且音色丰富，因此对低频信号需要有较高的分辨和处理能力．生理

学实验研究表明［９］，越高等动物的耳蜗具有越低的极限频率，本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映证了这

一实验结果．而高等动物具有低频信号较强的处理能力是生物适应自然求得更好生存的结果．

９９８耳蜗结构对低频信号频散特性的影响



图 ６　 耳蜗导管高度 Ｈ 随弧长 ｘ 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Ｈ ｖｓ． Ｂ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ｘ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图 ７　 ３ 种动物耳蜗的频率⁃点位图和验证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３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 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等的耳蜗基底膜振动流固耦合模型，推导了低频下基底膜振动的频

散关系，得到了关于截面刚度和耳蜗导管高度的频散曲线，以及反映基底膜分频特性的频率⁃
点位图．发现了捕获外激励频率的大小随基底膜刚度和耳蜗导管高度的减小而降低，两者的梯

度变化在声信号的调制中起协同作用，与蜗管高度的变化相比，基底膜刚度的变化对耳蜗的频

散作用更明显；耳蜗导管内淋巴液与基底膜耦合作用，降低了基底膜振动的固有频率，使得基

底膜在激励频率较低时产生共振响应，增强了耳蜗对低频信号的处理能力，提高了毛细胞感知

低频信号的灵敏度；最后，通过人、沙鼠和豚鼠耳蜗的频率⁃点位图分析了 ３ 种动物耳蜗的频散

特性与生物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人的耳蜗对外激励信号频率有较好的分频特性．研
究结果揭示了在低频段耳蜗对外激励信号频率捕捉的频散特性，有利于认识耳蜗的功能及工

作原理，并有望为人工耳蜗及声传感器设计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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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ｖｅｓ［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６， ９６（８）： ８８７０１．

［９］　 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Ｄ，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Ｒ Ｓ， Ｄｉｍｉｔｒｉａｄｉｓ 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ｓｈａｐｅ ｏｎ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１６）： ６１６２⁃６１６６．

［１０］　 Ｂａｂｂｓ Ｃ 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Ｇｕｙｔ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ｕ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５４（６）： １⁃１６．

［１１］ 　 Ｋｉｍ Ｎ， Ｙｏｏｎ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Ｓｔｅｅｌｅ Ｃ， Ｐｕｒｉａ Ｓ．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μＣ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ｏｐｔｉｃｓ （ＢｉＯＳ）［Ｊ］ ． Ｐｒｏｃ ＳＰＩＥ ６８４２，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ＩＶ， ２００８，６８４２： １Ａ⁃１．

［１２］　 Ｎａｉｄｕ Ｒ Ｃ，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 Ｃ．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ｒｂｉｌ ｃｏｃｈｌｅａ［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７， １２１（２）： ９９４⁃１００２．

［１３］　 Ｗａｄａ Ｈ， Ｓｕｇａｗａｒａ Ｍ，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Ｔ， Ｈｏｚａｗａ Ｋ， Ｔａｋａｓａｋａ 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ｇ ｂａｓｉ⁃
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１）： １⁃６．

［１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Ｄ Ｄ． 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２９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９０， ８７（６）： ２５９２⁃２６０５．

［１５］　 Ｍａｎｌｅｙ Ｇ Ａ， Ｎａｒｉｎｓ Ｐ Ｍ， Ｆａｙ Ｒ 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 Ｂéｋéｓ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 ．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２９３（１）： ４４⁃５０．

１０９耳蜗结构对低频信号频散特性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ＬＩ Ｔｅ，　 ＬＩＵ Ｓｈａｏ⁃ｂａｏ，　 ＬＩ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　 ＷＵ Ｙｉｎｇ，　 ＬＩ Ｙｕｅ⁃ｍ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ａ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Ｗｉｔｈ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ｏｚｅｎｓ ｔ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Ｈｅｒｔｚ，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
ａｎｄ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ｈａｉｒ ｃｅ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ＢＭ）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ｎｄ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ｎｏｕｓｓａｋｉ’ ｓ ３Ｄ ｆｌｕｉｄ⁃ｓｏｌｉ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Ｍ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
ｔｉｃ ｗａｖ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ｗａｓ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Ｍ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ｅｎｄｏｌｙｍｐ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Ｍ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 ａｎｄ ｇｕｉｎｅａ ｐｉｇ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ｆｏｒ ｖｅ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３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
ｃｉ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ｙ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ｃｈｌｅａ； ｂａｓｉ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ＢＭ）；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ｇｎａｌ；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１２７２２４２；９１０１６００８）

２０９ 李　 特　 　 刘少宝　 　 李蒙萌　 　 吴　 莹　 　 李跃明


